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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第一篇翻譯作品，請多指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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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我，正身處在一個除了釘在他床頭上一片安裝了數個人頭的木板之外毫無別物的地方。



我深愛著他，我願意為了他做任何事，我只是不瞭解為什麼他要這樣對待我。



跟他在一起的這四年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我們在畢業舞會上認識，在聊天當中我發現我們之間是如此的契合，這是種感覺是我從未有過的。



我的一個和他一起在大學裡修同一堂課的朋友把我介紹給他。



她非常訝異，我們之前從來沒見過面！



因為…我其實是個非常害羞的女孩，我不曾主動接觸人們並和他們聊天。



他叫湯馬斯，他用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打開了我的心房。



事實上他也是個很安靜的男人，他不會說沒有必要的話，也不會做他覺得沒有必要的事情。



他有著難以形容的魅力使他可以追求到任何他想追求的女孩，但他沒有這麼做。



他很保守而且溫文儒雅，讓我可以完全的相信他。



這場瘋狂的愛情就這樣在我們之間展開，之後我們從未分開。



那天我們並沒有喝醉，而且週遭也沒有太多的舞者干擾，所以我們站著聊了一整晚。



當舞會即將結束的時候，他開車載我回家，而且除了在我臉上留下了個晚安吻別之外沒有再做其它的非分之舉。



但直到我上床之後我才意識到我沒有他的電話號碼。



我甚至不知道他姓什麼！



我想我必須連絡一下那個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琥珀，希望她會知道他的電話，或至少知道他的姓名。



但其實我沒有必要這麼做，我被托馬斯的交友邀請拉回了現實。



為了更加瞭解他的人生，我馬上檢查了他的個人數據和紀錄。



他就如同我想像的一樣，跟朋友相處融洽但更愛自己獨處。



不論平時還是週末，他總是看起來像個紳士，他更是個令人驚艷的藝術家。



他充滿智慧，但他瞭解的並非無用的知識，他所知道的事情讓即使如同我一般的笨蛋都感到驚訝。



我們是藝術家也是個敏銳的攝影師，雖然我的眼光並不獨特，在我熟悉的領域之外我也沒有瞭解很多。



攝影是另一種我可以跟他共享的熱情，而且我相信這會成為一個讓我更容易接近他的好理由。



我好想一整天盯著他的個人照片看，但不幸的是我必須要早起工作。



隔天我賴床了，只好匆忙的抓起我的內衣褲衝進浴室淋浴。



蹦跳著下了樓梯，我聽見了我奶奶在廚房說話的聲音。



我原本住在離大學很遠的城市另一邊，所以我搬來和住在大學附近的奶奶一起住。



儘管我總是想要接近她，但我們之間仍然有段距離，但這次卻是她建議我搬來跟她一起住。



一開始我以為我會是個負擔，但我很快的就明白，自從我爺爺十五年前去世後她有多孤獨，所以她非常的願意讓我跟她住。



現在甚至連我最親密的好友琥珀都跟我奶奶很熟悉了，她甚至也叫她奶奶。



琥珀和我在大學裡認識，感情好到就像是親姐妹一樣，所以這個稱呼也非常適合我跟琥珀的關係。



也因此，雖然琥珀住在學生宿舍，但有些時候他晚上仍然住在我這裡。



我搖擺著跳進廚房迎接我奶奶，我知道有人坐在桌邊的凳子上，但當我轉過身來面對他時，我的心卻瞬間開始狂跳。



那是他！



他就坐在我家廚房中對我露著那難以抗拒的微笑。



「早安，莎拉！」



托馬斯斜靠在桌旁擁抱我。



「妳昨晚把妳的外套忘在我的車上了，我想我必須把它拿來還妳。妳的奶奶說妳隨時會起床準備去工作，所以我想，我可以載妳一程，妳願意嗎？」



「謝謝你。」



我試圖保持冷靜好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不那麼雀躍。



「當然，這是個好主意。」



從這裡到我工作的電影院，坐公交車大概要花上三十分鐘左右，但坐他的車去的話，只需要不到十分鐘。



雖然我並不希望這趟旅程這麼快就結束但我還是上了他的車。



在車上我們聊天大笑著，就像是從小就認識的親密好友，但事實上，我們昨天晚上才第一次見面。



我打開車門下了車且發現我正俯下身親吻他，這一切是這麼的自然，就好像我們已經是交往了好幾年的情侶一般，我不顧一切的親吻他，而他也接受了。



直到車門在我背後關上，我才意識到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迅速的進了電影院開始我十小時的打工。



但那一吻，卻讓我魂不守舍了一整天。



是否他跟我同樣困惑？



他到底在想些什麼？



他是否也會這樣對待所有他遇見的女孩？



我離開電影院的時候才剛過十點，此時正值日落。



當我正準備前往公車站時一台車突然在我身旁停下，車窗降下後托馬斯的臉出現在我眼前。



「我想，妳今晚應該不會想要搭公交車吧？」



一切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我們完全跳過了約會的部份直接進入了交往的關係。



我無法描述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有多快樂，而他看起來也像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了全新的發展，我們做了很多糟糕且愚蠢的事情只為了逗對方笑。



他跟我一樣是個浪漫的人，但他知道底限在哪，而且從不讓我感到肉麻或俗氣，在我們做愛之前我們一起度過了六個月的愉快時光。



當然，我們時常搞砸事情，甚至在正規場合看見對方的裸體，但直到我們在一起六個月前我們從未做過愛。



雖然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似乎不到六個月，時間真的過的飛快！



我們之間的性關係絕對是精采的。



在我21歲的時候，我仍從未告訴他我還是個處女。



過去我曾交過好幾個男朋友，但我並沒有跟他們任何一個人上過床。



托馬斯不是處男，但他沒跟我說過他跟誰或是幾個人做過愛，他總保持著謙虛讓我能夠肯定我是目前他唯一有興趣一起上床的女孩。



直到我們在一起三年後他開始對我坦承一些事情。



他對我承認其實他一直都有點虐待傾向。



雖然我從未抱怨，但這無疑解釋了他為什麼總是喜歡在做愛的時候玩些窒息的遊戲。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我甚至達到了此生最強烈的高潮！



直到我們做了很多次愛之後他才開始告訴我這些，畢竟這不是每個女孩都能夠接受的。



但這一點也不影響我，我很想瞭解是什麼讓他改變了這麼多。



雖然我們不能做所有他想做的事，但我仍會和他一起嘗試新玩法。



我們開始用繩子來進一步的探索窒息的玩法，從中我也開始發現自己對於束縛的喜好。



我喜歡全身赤裸著被他綁在床上任由他玩弄，我一直都完全的信任他，也知道他不會做任何我不希望他做的事情。



他也迷戀著我的雙足，而這樣的喜好也是我最近才開始能夠接受的。



原本我對這些完全沒有興趣，因為我討厭赤腳，也不喜歡自己的腳被別人亂摸。



他並不希望我感到不舒服所以他從未要求碰我的腳，但我想盡我所能的讓他高興，我覺得我總是讓他失望所以我要求他幫助我解決我的困擾。



我們花了無數時間試圖減輕我的不適感，在這之中他非常的有耐心而且絕不會做我沒叫他做的事情。



一開始我試著將我的腳放在他的手上，他並沒有抓我的腳，他只是單純的將他的手伸出來讓我的腳放在上面。



後來開始進展到讓他輕輕的握住我的腳。



過了一段時間後我開始能夠讓他抓著我的腳趾搖晃。



雖然我知道我們之間的努力還未結束，但我對我的表現感到驕傲，我不認為除了托馬斯之外還有其它人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在那之後我們繼續照著計劃努力，但這次我必須脫掉襪子，之後的挑戰花了我們不少的時間，但最後我們做到了！



現在我已經變得非常喜歡讓托馬斯舔我的腳底和吸允我的腳趾。



他也有個喜歡在我被綁起來的時候在我腳底搔癢的壞習慣。



好幾次我甚至在床上被他玩到失禁了，但這仍然沒有讓他停止這樣對我。



有一天晚上在我結束工作和等待托馬斯之後回到了我們住的公寓，我很快的攤在床上睡著了。



他原本應該要來工作的地方接我回家，但他沒有告訴我他是否要來，所以我的一個住在附近的同事就載我回家。



原本我有點生氣的，但直到我明白他在最近的一個藝術創作上有多勞累之後，我原諒了他，而且決定幫他口交做為獎勵。



我一直不被允許欣賞他的新作品，直到他的這個藝術作品在辛苦了幾個月完成之後。



他打開了通往備用房間的門鎖，這幾個月來我第一次被允許進入。



雖然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裡面做些什麼，但我常看見他帶著一些金屬、油漆、電動工具，和各種DIY的材料進去。



我並沒有感到太過於訝異，因為在他辛苦的工作了一整天之後他的慾望總是特別的強烈，所以我們往往瘋狂的作愛。



他的那個被滿是油漆痕跡的黑布覆蓋的作品就放在房間的正中央。



我發現整間房間被完全的漆成了白色，整個地板光滑得就像是一面鏡子，我想要完成這一切需要花費不少的金錢。



事實上托馬斯並沒有一個正當的工作，他通常只是被某些人顧用來當婚禮上或是其它一些正式場合上的攝影師，但做這些工作其實並沒有賺多少錢。



但他似乎總有花不完的錢，所以我總是覺得他應該是出生在一個非常富裕的家庭。



因為他是個英國人，所以我總是幻想著他的家庭應該是位於上層階級而且住在一個有著漂亮花園和僱用了許多管家的維多利亞式豪宅裡。



雖然他從未提起過他的家庭，而每當我問起他的家人時他只對我說他們還在，而且過的很好，我只需要知道這些就足夠了。



他拉下了覆蓋的黑布，一個我此生以來見過最雄偉的斷頭台出現在我眼前。



它完全是用不銹鋼打造的，而且幾乎跟這個房間的屋頂一樣高。



他看起來似乎花了很多時間被刨光，因為上面完全沒有一點污漬。



一個紅色絲絨墊子被放在閘刀落下的軌道之前，閘刀並不是自動化的，他被高懸在斷頭台的金屬框架頂端，光是看見這個死亡機器就讓我感到不寒而慄。



「看看這個！親愛的，它正等著妳趴上去呢！」



他牽起了我的手讓我坐在斷頭台的檯子上。



「它安全嗎？閘刀難道不會掉下來？」我笑著問。



「只有扳動控制桿閘刀才會掉下來，除此之外，它完全不會有絲毫晃動！」



他安慰我，接著再我的唇上深深一吻。



我微笑著拉開了托馬斯的拉鍊，任由他的褲子落到地上。



接著在他解開我的牛仔褲的同時我也把我的上衣脫了個精光隨意的丟在地上。



我踢掉了我的鞋子，讓托馬斯拉下我的褲子。



它的膝蓋磨蹭著我並將我的褲子拉離我的腳踝。



接著他將他的手指伸入了我內褲的腰帶裡，紳士的將他脫了下來。



我感受到他溫暖的氣息自我陰唇邊劃過，我開始感到潤濕和飢渴難耐。



他將我的內褲丟在我的那堆衣服上，並溫柔的脫掉了我的襪子。



在將我的腳放回地面之前，他將我的腳拿到了他的嘴邊並輕輕的吻了它。



在這同時我也將我的胸罩脫了下來放在那堆衣服上。



他挺直了他的背微微分開了我的雙腿，剛好足夠他把舌頭伸進我的小穴裡。



他開始用舌頭磨蹭我的陰唇，而我的淫水也開始流淌。



我揉捏著自己的雙乳一邊感受著來自於雙腿間的興奮。



他的舌頭輕拂著我的陰蒂使得我不斷的發出一些像是「啊…」「呃…」的呻吟。



我的雙腿因為這種純粹的性興奮而開始顫抖著，所以我忍不住緩緩的斜躺在斷頭台上。



我赤裸的背部因此感到很冷，但我忍耐著並將自己的精神集中在正在我兩腿間努力的托馬斯上。



我將自己的雙腳放在他的肩膀上並勾動著腳趾試圖將他拉的更近一些。



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目前的處境，刀片就懸掛在我赤裸的脖頸上，但這並不讓我感到害怕，因為我完全的相信著托馬斯。



我乾脆閉上了雙眼享受著他舌頭每一次的舔舐、輕拂、推擠。



我就這樣呻吟著直到劇烈的高潮在我顫抖著的身體中綻放。



而托馬斯仍然將他的臉埋在我的雙腿間直到連最後一丁點的高潮都離開我為止。



托馬斯的臉自我滿是淫水的雙腿間出現。



他站起身來，走到了我的頭旁邊親吻著我，我還能從托馬斯的嘴中嚐到自己淫水的味道。



接著我們便繼續我們之間長久且深情的接吻。



他抓起了我的雙手快速的將我翻轉過來讓我趴著。



金屬板即使被我的身體躺過了，卻依然冰冷，我的乳頭甚至因此硬了。



我聽到了一些金屬的碰撞聲，我明白托馬斯此時正將擋板固定在我的脖子上。



我之前總是認為我會很安全，但不久之前我開始感到完全的無助，我的心臟開始因為刺激而狂跳，但我仍然感到很害怕。



總之，一個巨大的閘刀就高懸在我的上方，等待著掉落。



我知道它永遠都不會滿足於嚐到鮮血…但，不會是我的血。



托馬斯按下了位於金屬框上的按鈕，隨著我趴著的金屬板開始下降也開始讓我感到恐懼。



托馬斯走到了我身邊抓住了我的腳踝，調整我的姿勢讓我舒服的跪著。



現在的我跪在金屬板上，我感覺到他的手指自我的背部滑下，滑過了我的股縫一直深入到我濕透的小穴裡。



當他的手指伸入我的體內時我發出了一聲呻吟，因為無法看見他，我只能期待著他的下一個動作。



我閉上了我的雙眼，感到從平滑如鏡的地板看著被愛人戲弄的自己的臉是有點難為情的，畢竟我從未認真的看過自己高潮時的表情。



然後我聽見了托馬斯拉開他褲子拉鍊的聲音，當他早已堅硬如鐵的小傢伙進入了我緊實的陰道時我才感到放鬆許多。



狗爬式一直都是他最愛的姿勢，所以我可以確定此時的我，一定讓他興奮極了！



當他緩緩的在我體內進出時他抓起了我的手腕並用手銬將他們銬在一起。



他開始加速，並更用力的抽插我，使得我忍不住大聲的呻吟了起來，我的身體也隨著即將到來的高潮開始顫抖。



「莎拉，妳一直都是最棒的女友和愛人，如果妳到現在以來，對我都是真愛，那麼妳一定會給我這次機會。」



他放慢了抽插的速度，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如此嚴肅的對我說這些，特別是在做愛的時候。



「在妳變成我最後的收藏品之前，妳一定會很享受這最後一次的極度高潮。」



我希望這一切只是角色扮演的一部份，但托馬斯總是說角色扮演是永遠不會吸引他的玩法之一。



沒理由現在突然喜歡，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開始感到有點緊張，所以我盡可能努力的克制自己高潮的到來。



托馬斯將他的手牢牢的握住了釋放桿，我知道這代表著什麼，我努力的克制著即將到來的高潮，但我最後還是受不了了。



「不！」



我尖叫著…



「啊…啊……！」



儘管我努力的壓抑著，但我的高潮還是爆發了。



我感覺到托馬斯扳動了拉桿，我緊緊包覆著他肉棒的陰道瞬間被灌滿了溫熱的液體。



我聽到了另一種金屬的碰撞聲，擋板這次並沒有移開，世界開始慢了下來，我試圖大叫但除了一些微弱的聲響外再也發不出任何聲音。



當我的頭滾落在地時，我極度驚恐的看著這一切。



平滑的地板讓我可以清楚的看見我正在軟倒的身體，頭顱碰撞地板的疼痛和斷頸上的痛楚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我的頭滾到了斷頭台旁，這讓我可以看見托馬斯正任由我癱軟的身體翻落地面。



我的雙手和腳正在不斷的抽蓄著，鮮血自我的斷頸中狂噴而出。



漸漸的，我身體的抽蓄開始減緩，鮮血也越噴越少，直到最後成了捐捐細流自頸中流淌。



我想大叫；



我想問為什麼；



我想知道這一切是否他從很久以前就開始策畫著。



為什麼我還沒死？



我的視線依然清晰，我仍然可以清楚的聽到聲音，我甚至還有清楚的感覺。



我感覺到托馬斯雙手扶住了我的臉頰將我拿起，我甚至能感覺我依然活著。



除了不能動之外，斷頸中傳來的疼痛已經無法和現在的震撼相比了，但我依然在意。



他把我的頭帶到了我之前沒有注意到的房間最裡面的一個桌子上。



桌上有一片木板，木板上有一片上面刻了我的名字的金屬牌。



但中央有個金屬鉤子讓我感到非常驚慌，托馬斯小心的放下我的頭，將金屬鉤插進了我的斷頸。



這痛苦是如此的難以忍受，甚至無法形容，所以我想他已經刺穿了我的腦部，我想這樣一定會讓我死去，但並沒有。



托馬斯拿出了一罐裝有透明黏稠液體的罐子，並開始將它塗在我脖子的周圍，它看起來像是要保護我脖子和木版之間的接縫。



幾分鐘以後灼燒的感覺逐漸消失，而鉤子就這樣不舒服的刺在我的頭腦中。



托馬斯的臉出現在我眼前，他為自己的作品感到非常驕傲，他斜靠著並在我乾涸的嘴唇上給了最後一吻。



他紳士的將我的嘴唇弄成微笑的形狀並把雙眼稍微撐大了一點，我想他應該是想要我看起來像是願意當個被展示的頭顱，而且享受於其中。



但我並不想，我真的好想哭。



幸好我的眼睛被這樣維持睜開的樣子並不會讓我感到痛苦，我還可以看見四周，也能藉由地板的反光看見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當托馬斯把我帶進房間的時候，插在我腦中的鉤子所帶來的痛苦更加劇烈，而且直到我被掛在他的床上時一直都沒有消失。



他任由他房間的門開著所以我可以看見他把我失去生命的無頭身體從那個房間裡拖出來並拖進他房間裡洗乾淨。



他把一個圓形的木板固定在我無頭身體的脖子傷口上並密封住，接著把我的身體倒掛在浴缸上，他關上了房門開始去清理放著斷頭台的房間。



一個多小時之後，他走出了那個房間並鎖上門，他走進了他的臥室並爬上他的床，他靠近我的頭並仔細的凝視著我。



「我愛妳，莎拉。我從未像愛妳這樣愛過其它人，但我無法克制我自己，我們已經實現了我所有的夢想，這是我最後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情，而在和妳在一起之前我從未做過這些事，只有妳能夠讓我感到完全的享受，我會非常想念妳的，我一定會。



不必擔心妳的身體，我會好好的照顧她的，我已經買下了隔壁的公寓，我會把兩棟公寓打通合而為一。妳的身體將會和其它女孩一樣單獨的放在一個房間裡展示，妳瞭解嗎？



我正計劃著擴展我的珍藏，我很清楚沒有女孩可以與妳相比，但這世界上仍然有其它令人驚艷的女孩子。



莎拉，妳永遠都是我的第一個，妳永遠都是唯一一個擁有我的真心的女孩，而且，妳也會是唯一一位我會夢到的女孩。」



他的手自我臉龐滑下，而他的視線從未離開過我。



我仍然愛著他，雖然我有時候會討厭他。



接著他開始對我坦承一些如果我還沒變成一顆有知覺的人頭時我絕不會相信的話。



「我親愛的莎拉，從以前到現在我只對妳說過一個謊話，而我必須要這麼做，因為我很害怕。



如妳所見，這個在我胸口上的傷口並不是手術造成的。



呃，如果只看這個傷口的話也可以說是手術造成的沒錯。



我和惡魔達成了一個交易，妳明白嗎？



他在某天晚上以一個極為美麗的女人的樣子來到我面前。



那天是我第一次看見妳，莎拉。



那天妳穿了一件黑色的晚禮服，而妳說話是如此的輕柔。



那個惡魔告訴我我必須找到妳，讓妳愛上我，然後殺了妳作為回報，之後我成了他的手下。



那天晚上，惡魔取走了我的心臟作為抵押，如果我完成了我的任務，我的心臟將會被摧毀，而我將可以變成如他一般的不死之身。



如果我失敗了，我將會在地獄裡接受永恆的痛苦。



但我並沒有失敗，妳已經死了。嗯…



在某個程度上是這樣啦。



惡魔知道當我遇到妳之後我一定會愛上妳，那會讓我更無法下手殺妳。



藉著殺了妳可以證明我是有資格成為惡魔的朋友的。



但我沒有心臟不代表我無法再愛人。



殺了妳這件事是我有生以來做過最困難的一件事情，我的心臟被摧毀以及失去妳的痛苦和妳的感受是無法相比的，這痛苦是超出我想像的。



但我知道妳還看的見我，妳可以聽的見我，妳還能感覺的到我，這也是為什麼我做了這個選擇。



我知道妳仍然在這裡，這是我為惡魔工作的額外獎賞。」



他說完跳下了他的床並開始替換床單。



「很快妳就會有伴了，我很快就會讓這面牆掛滿人頭，好好的看著我的一舉一動吧。



我想最有趣的事情是只有我能看見妳，我所帶來的其它女孩都不會知道妳在這裡，直到她們也跟你一樣被掛起來。



試著想像一下，當她們被固定在木板上時心中的混亂，然後她們就要成為我房間裡的眾多美人頭之一了。



她們說不定會發現人頭之中有她們認識的人，但她們不會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告訴她們的事情不會比告訴妳的還要多，她們只會知道我跟惡魔達成了協議而已。



相信我，這會是我所做過最棒的約定。」



說完，他關了燈，帶著一絲不懷好意的微笑上了床。



幾天之內，他就帶了一個女孩回家。



由於我無法闔上我的雙眼，所以我只能被迫看著他們，在我們以前常做愛的床上做愛。



我好羨慕他們，不只是因為他們還活著，也因為她們正跟托馬斯享受著那些我曾經歷過但現在只能回想的事情……



這似乎讓我感覺到心理的痛楚還不夠似的，每次床頭的震動，都讓插在我腦中的鉤子不斷的繼續在腦中挖掘。



幾天之內，第二個女孩的人頭也掛在我的旁邊了。



她的無頭身體就掛在浴室裡我的身體旁邊，然後托馬斯再次去清理處刑房。



在第三個女孩被宰殺之後，托馬斯意識到當他想洗澡時浴室裡無法同時容納他加上三具無頭屍體，所以他開始在隔壁的公寓裡敲敲打打。



我想直到他改造完他的新家之前，他應該不會再帶任何女孩回來了吧。



第四個女孩並不想輕易的這樣屈服於斷頭台上，她並不急著趴上去，她並不像我們這些女孩一樣愛冒險。



我聽見了一些尖叫和爭吵聲，但托馬斯是個強壯的男人。



她的尖叫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斷頭台的框架因為那不願屈服的女孩掙扎著試圖逃跑的震動聲。



我並不是很高興，因為我知道他把之前聖誕節送我的口球拿來塞在這女孩嘴裡了。



那本來是給我的禮物啊！



接著，閘刀突然落下所發出的撞擊聲著實下了我一大跳。



沒多久女孩美麗的人頭也掛在他房間裡了，接著托馬斯便開始她的例行清理工作。



每過幾個星期他就會交到一個新的女孩，但沒有一個女孩會和托馬斯享受到足夠的性行為。



我總是渴望著能再一次感受做愛時他的手，緊抓著我的雙手手腕，將我的手壓在頭頂上，而我的雙腿就纏在他的腰間任由他不斷的瘋狂抽插我。



這種感覺是永遠也忘不了的，每次我想到我再也無法感受這些時，總是讓我感到很傷心。



我也無事可以做，只能在心裡一便又一便的重複播放著這些記憶。



我無法闔上我的雙眼，也不可能睡著，我無法做任何事情只能看著、聽著、思考著在自己眼前發生的一切。



當個美人頭的無聊程度是難以置信的，即使自己知道這個房間裡已經充滿了和我一樣活著的人頭，但我卻無法和她們聊天，這也同樣讓我感到非常的洩氣。



我實在是很想知道她們在想些什麼，畢竟瞭解托馬斯的程度沒有我多，所以她們對於這個狀況的感受也一定和我大不相同吧。



她們從未真正愛過托馬斯，她們也從未讓托馬斯真正愛上她們，所以她們所感受到的背叛不會比我還要多。



托馬斯有時晚上會自己一個人睡，這個時候也是我最想要爬上床和他一起睡的時候。



我其實不清楚為什麼，但我想托馬斯似乎認為在處刑房裡裝個攝影機，並把他接到臥室裡的螢幕讓我們可以看見斷頭台所發生的事情是個好主意。



好幾台攝影機被裝在處刑房的不同地方，所以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裡面發生的任何事情。



我發現看著這些女孩被斬首讓我有種奇怪的滿足感，對於他們和我的托馬斯如此熱情的作愛，我不禁感到憤怒。



我看著她們尖叫…



看著她們抽蓄的身體…



看著當閘刀落下砍斷她們的腦袋時，她們的小穴緊緊的夾住托馬斯的小夥伴。



當我看過越多的斬首，我就越希望自己能夠再一次的趴到斷頭台上享受那種感覺。



我好想再一次體會托馬斯跟我做愛的感覺……



我好想再一次經歷高潮時的那種迷濛……



我好想再一次感受當自己注定的命運降離時的感覺……



我好想再一次的被斬首……



一遍一遍再一遍……



直到第六十九的女孩被斬首後，我才開始真正對於托馬斯授予我的這些權利感到感謝。



如果我還能跟他說些什麼的話，我想我會對他說。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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